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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粗糙，简单地把世间动物分为两大类：凶劣与温
善。前者如狼虫虎豹、老鼠蝙蝠；后者如羊鹿骆驼，以及鸟类。
鸟类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食肉的鹰族就具有凶残的性情和
作恶的能力，但多数温顺亲切，讨人喜欢。至于鸟中的斑鸠，那
简直就是善中之善，令人爱怜了。

这只斑鸠，偏偏又失去了右腿，那就爱怜之中又多几分疼
惜了。

但，失去右腿的斑鸠并不因此沉沦，更拒绝死亡，它顽强地
与命运抗争。觅食必不可少，甚至本性的欲望都不放弃，于发
情的春天，不停止地“咕咕咕，咕咕咕……”意味深长地鸣叫，果
然就勾引来了一只雌鸠。可叹因为缺少右腿支撑，好不容易上
到雌鸠背上，事不能成又滚将下来。被迫从此断了欲念，仅剩
下吃喝保命一宗。转念一想，如果失去右腿的不是雄而是雌，
显然这点饮食之外的欲望，大概不至于成为荒谬，可是偏偏是
雄。这并非斑鸠的过错，而是阿占无情，用心太过残酷。

阿占是为了切合她小说中的那个人，那个男人。
那个雄性的人同那只雄性的斑鸠一样，由好到残，慢慢地

残，直至最后差不多只剩下求生本能的“纯粹”。
这便说到了人。
人是什么？科学家定义：高级动物。
既是“高级”，自然又与“低级”不同。又是科学家说，“不

同”的本质在于人有思维，有意识，因此也即有思想；动物没有，
动物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有的只是本能。若真如此，恰恰戳到
作为人的可恶之处了。

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自古至今，人们各持己
见，争论无休。“人之初”是个无齿婴儿，尚无记忆，便无佐证，
可以任你主观说东说西。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之初”总
是单纯，单纯到几乎只靠本能左右行为，想吃就吃，想拉尿就
拉屎，恼了就哭，喜了就笑，无论时间不管场合。到科学家们
所说的开始思维，并且思维日渐清晰，有了意识，并且意识日
渐强烈，才复杂起来了。复杂的重要标志便是对私欲——地
位、名誉、财富、尊严等等的攫取。攫取非同小可，既广又深，因
此手段也高明，明里暗里，你死我活。手段高明但不高尚，而且
越高明越不高尚。内里肮脏，表面却道貌岸然，正人君子。这
就需要掩饰，需要装扮，于是穿戴上盔甲，戴上面具；一层又一
层，一个又一个，不断地穿，不断地戴。直到退出舞台，才长叹
一声：人生至此矣，我从此“采菊东篱下”，“糊涂”起来吧。

是也？非也！
郑板桥“难得糊涂”大致是牢骚之言，世事不如意，仕途灰

了心，无可奈何，“糊涂”了吧。陶潜的“采菊东篱下”，大致是自
欺之语，自诩“心远地自偏”，其实心未远，否则不会去幻想桃花
源。究其底，盔甲也还穿在身上，面具也还戴在脸上，未曾脱未
曾摘。

但是，总得脱，总得摘。何时？灯油将尽，欲望皆灰，只有
“命”的本能，“我”之本真的时候。而且，多是非自觉的，非主观
意识所为。

小说《残鸠》，正是用“他”退休以后的岁月，表达了这样一
段人生轨迹，心态变化。

曾经在外贸行业干了多年一把手的他，退休后住进了三年
前就盖好了的山里的房子，以种植房前半亩小院为乐，为荣。

“带上一只狗两只猫，吃自己种的菜，用老泉水泡茶”，展示一种
退隐之态。但是，心“退”了吗？没有，还是用另一种方式端着
装着，盔甲未脱一件，面具未摘一个的，而且也同“春雨初晴的
早晨”那只残鸠一般，想起那位高品位女子于冉冉来。但因为
体力不佳，种菜失去兴趣，半亩小院种上了木本，才开始叹气，
老了。但盔甲和面具仍然未动，欲望也并未全部消退。真正摘
脱盔甲和面罩，是经历了几次病，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差不多死
过一次，意识到生命之尽头的时候。这时候，除了本能地维持，
实则是消耗生命，其他念想已微乎其微，这才盔甲一层层脱掉，
面具一个个摘下。不过，脱和摘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生命之神。

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桃树下喝茶，枯坐，打瞌睡，看院子里
那只残鸠苟延残喘。

残鸠。
忽然就想起我十几年前写的一首诗——是分行的白话，不

是诗，只是现今把分行的白话叫作诗，我也跟着叫作诗了——
题目叫《游泳》：“不大不小的时候/知道了害羞/穿着短裤跳下
水/游到对岸站起来/却是赤条条一丝不挂//七老八十的年纪/
无所谓羞与不羞/脱得赤条条跳下水/游到对岸站起来/竟是衣
冠楚楚。”

我猜想，若“他”看了，会苦笑着摇头，加上两句：“不在乎裸
体还是穿衣/只知道活着是今天的唯一。”

阿占，一个小年轻，怎么对人生，对夕阳，洞察得如此透，如
此狠呢？

作者简介：王良瑛，作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等文学期
刊，有长篇小说和多部作品集出版。多件作品获奖。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原创非遗舞蹈作品《我有一头小毛驴》
以孩子的视角表现了当代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追寻，幻梦般的情
境，寄托了儿童对记忆中童真童趣的向往。这是一次奇幻的“梦境
遨游”，通过小女孩对拥有一头小毛驴的天真渴望，反映出人们对传
统文化趣味的无限怀念。

舞蹈大胆融入吕剧经典剧目《孙斗跑驴》的表现元素，独到之处
在于将当地的民间故事、风土人情、生活中的善恶美丑，用颇有张力
的动作编排成舞蹈语言，通过骑驴人与赶驴人的跳跃、追逐、嬉闹来
抒发表达感情。动作活泼奔放、诙谐风趣，在抑扬顿挫的音乐声中，
产生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对我省民间戏曲、节庆、社火文化
的现代化挖掘，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齐鲁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取地方文化之精华，展时
代之风韵，是当今儿童舞蹈艺术作品的创作追求。齐鲁传统文化的
多样性可以拓展舞蹈作品的广度，其历史性亦可深化舞蹈作品的内
涵，使儿童舞蹈更加鲜明生动、形式多样、别具特色。

把生活习俗形态通过较为理性的思维逻辑呈出来，把非遗舞蹈
的“味”与“道”学回来，再转化成少儿理解的记忆融入自己的身心，
传承非遗舞蹈的生命力，是这部作品的意义和难度所在。老师们在
创作过程中，采撷《孙斗跑驴》的特色动作，大胆创新，在模拟驴的
跑、颠、跳、踢、惊、犟的基础上，把民间小调融入骑驴、赶驴人的动
作、表情中，形成了符合少儿舞蹈“跑驴”的基本动律，将创作出发点
凝聚在文化内涵上，达到了非遗舞蹈传承的目的。

儿童舞蹈素材是通过对生活生产中舞蹈材料的提纯、美化、夸
张，以进入艺术视听觉的模式，体现编导与小舞者的情感表达。二者
各成系统又交集促进，以传统文化与儿童舞蹈素材“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亲近”社会生活。儿童舞蹈作品的艺术
演绎，动态地传承齐鲁文化，生动提炼反映地方特色文化的内核、功
能及其意义。二者均以声、形、物等形式来呈现其美学特征，目的在
于传承美、传播美、创造美。通过相互配合，将双方的功能显示出
来。齐鲁特色的儿童舞蹈创编与教学，是建立在齐鲁文化素材的积
累与选择之上，通过提炼和编排，将其转化为舞蹈创编教学思路。

跑驴艺术源于农民的自娱自乐，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我有一
头小毛驴》舞蹈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对传承民间舞蹈文化艺术，理
解和传承齐鲁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小毛驴”不仅贴近儿童的生
活，而且散发着充满真、善、美的童心体验和审美追求，给儿童一种
强烈的新奇感和亲近感，体现出童趣性、童知性、童幻性和童乐性的
完美统一。

“小毛驴”的童趣性表现在孩子赶毛驴调皮、抓毛驴尾巴颠颤、
柳条当鞭子耍宝，诙谐的动作，以有效的合力增加了舞蹈语汇的趣
味性；其知识性表现在以“爱”的方式、“模仿”的方式，以及赶驴过程
舞蹈动作所包含的地域性文化、民间习俗等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
儿童艺术素养、知识结构；其童幻性也是舞蹈的特色之一，通过激发
儿童的自我世界的璀璨绚丽，影响儿童行为在思维领域中的艺术化
反映，因为幻想往往是儿童心灵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达到了真实
而强烈的情感体现和对于想象情景直接表露的特点，搭建了儿童与
传统文化交流的桥梁，又产生夸张、变形、谐趣、幽默等艺术效果；该
舞蹈也表达了同乐性，让儿童在舞蹈过程中的非自觉性与游戏性达
到了有机统一。舞蹈让孩子们感到有兴趣、有意思，能够全身心地
投入，舞蹈情节的通俗性、直观性和技巧性、轻松自如的灵活性，再
加上舞蹈编排的自娱性，营造出童趣盎然的美好意境。

历史的沉淀，少年人的视野，这是一次传承和现实的对话。非
遗舞蹈文化很容易被各种快节奏“流量”文化所淹没，对中华民族文
化而言是一种遗憾。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如
何做好文化继承，尤其是对下一代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摆在教育界
和艺术界面前的新的课题。

优秀的艺术美育作品，不仅仅培养学生的艺术技能，更是要在
艺术学习中让学生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教育意义，达到寓教
于乐的目的。《我有一头小毛驴》面世三个月就得到广泛关注，代表
山东推送到全国少儿舞蹈最高平台“小荷风采”，荣获山东省“小飞
天”少儿舞蹈比赛二等奖、青岛市第三十三届中小学生艺术节舞蹈
专场一等奖、城阳区“区长杯”舞蹈专场一等奖。这部少儿舞蹈原创
作品，承载了太多教育意义，只有扎根教育，厚植文化，持续推广非
遗文化的传承，增强文化自信，才能让“非遗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弘
扬光大。

作者简介：赵晨多，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考官，山东省第五批
“齐鲁文化之星”，山东省高层人才“惠才卡”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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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十四届“小飞天”少儿舞蹈比赛剧照。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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